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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海出生于杭州湾畔的沧田村，在那里做了
19 年农民。沧田村地处慈溪长河镇，这里四江交
汇，芦庵公路穿村而过，地势平坦。相传清咸丰年
间，当海涂变为可耕之地，村里就种起了棉花，沧田
村素有“棉乡”之称。清代诗人潘朗有 《竹枝词》，
其中一首就描写了当地棉花收购之盛况：“朝夜庄开
秤挂檐，灯红花白共摩肩。东庄探价西庄卖，细剔
剪边鹅眼钱。”张金海生于斯长于斯，这 19 年间，
他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两腿变成了红脚梗，
可偏偏种不好棉花。老张的田头上，长的是植株矮
小的本地棉，又加上粗放管理，结果有一年棉地里
只收上 10 余斤皮棉，连买种子和化肥的钱都赚不回
来，此事硬生生成了众人口中的一个笑柄。后来他
回忆自己种棉花的经历，曾用自嘲的口吻对我说：

“我这个人出生时，一定是老天爷投错了地方，落
生在农村，可我并不是一个农民，种田会要了我的
性命。”

命运给老张关上一道门的同时，又打开了一扇
窗。改革开放后，慈溪乡村涌现出许多民营戏曲剧
团，每年农闲辰光，尤其是逢年过节的喜庆日子里，
各乡各村的祠堂里、庙台上，唱戏气氛很是热闹。自
古以来，慈溪乡村就有“斗台”习俗，这就更加增
添了各个民营戏曲剧团争强斗胜的动力。当时演出
的剧目，大多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路头戏，可路头
戏没有完整剧本，念白与唱段全靠戏台上演员随意
发挥。久而久之，民营戏曲剧团老板与出资人就觉
得需要找一个懂戏的人来把把关、号号脉，这个人
选最后落到了张金海头上。常言道“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老张对种田没有兴趣，可他自幼混
迹于庙堂之间，虽说从未登过台唱过戏，但对每部
戏的起承转合以及每一个角色的行为逻辑十分清
楚，知道如何表演才能获得台下观众的共鸣。再加
上 老 张 具有一定的古典诗词基础，懂韵律，知平
仄，写上几句唱词也是手到擒来，因此张金海很快就
在当地变成了一个“香饽饽”。许多民营戏曲剧团来

抢他去整理、修改唱本，让老张睡最好的铺位，开最
好的伙食，还一口一声喊他“张老师”。至于报酬
呢？虽说这要随剧团老板与出资人的心情而定，有时
多有时少，但至少要比种棉花强多了。说起那些陈年
往事，老张比喻那是“神仙过的生活”，脸上不禁眉
飞色舞。

我与老张相识，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那
时，省文化厅为了进一步推动与繁荣各地区的戏剧创
作，专门下拨了一批业余编剧“转正名额”。当时笔
者任职市艺术研究所，加入了“考官”行列，也有幸
见到了至今依然忍俊不禁的一幕场景。

这天上午，老张是坐最早一班从余姚开往宁波市
区的火车赶来的，一出车站，他就奔向市甬剧团老团
部。当时面试考场就设在市甬剧团老团部会议室里，
也就是如今市妇儿医院对面的街面房，距离火车站只
有一箭之地。虽说只是短短的一段路程，老张却走得
面红耳赤、大汗淋漓。当他一进入考场，大家乐了好
一阵！那天老张特意换上了一套新西装和一双黑皮鞋
前来“赶考”，尽管乍一看穿得像一位绅士，西装革
履，皮鞋锃亮，可里面却露出被汗渍染黄了的白衬衫
衣领，黑皮鞋里的布袜子，更是一只套在脚腕上，另
一只早已滑落到脚底下⋯⋯

然而，当老张回答面试考题时，却让所有“考
官”肃然起敬。他没有从那些冷冰冰的戏剧理论中去
寻找答案，而是讲起了民营戏曲剧团在乡村演出时的
一些趣事，用生动的例子，说明什么样的戏才好看，
才能受到观众欢迎。说到得意处，老张还用余光扫视
了一下众人，意思是“我讲的这些你们都没有听到过
吧，新鲜吗？”这一瞬间，老张就真的化身为“张老
师”。我们这几位“考官”正听得入神时，他又突然
停下来不讲了，静默片刻后，开口说，“我这个人烟
瘾很大，在这里抽一支烟可以吗？”大家先愣了一
阵，然后又一同大笑起来。

这以后，张金海就“洗脚上路”了，从一个种棉
花的“红脚梗”，成为余姚姚剧团的一名专职编剧。

“老天爷把我投错了地方”

老张成为有正式编制的剧作家已是年过不惑，其
实在这之前，他已有了一部叫得响的成名作，这就是与
镇海业余作者叶保定合作的新编古装越剧《康王告状》。

这段往事还要追溯到 1985 年，那时他正在民营
戏曲剧团里以“打本子”（戏曲习语，即整理剧本）
名义赚外快，认识了叶保定。两人一经交谈，叶保定
慧眼识珠，觉得老张是一个“打本子”的高手，就把
他请到家里，弄了几碟小菜，对饮起来。几杯老酒下
肚后，叶保定讲起了当年流传在镇海一带的“村姑救
康王”的民间故事。老张是个聪明人，他听完后就知
道对方要与自己合作“打”一个“本子”，便爽快地
应承下来了。

其实，“村姑救康王”的民间故事在浙东地区流
传很广，不但镇海有这传说，慈溪、余姚都有，叙述
得最生动的应该首推高桥镇。据说康王逃至高桥镇，
幸得黄泥墙村里一位姓章的村姑搭救，躲过一难。清

代文人汪秀才曾经为此写过一首诗：“黄泥村外泥墙
黄，话说小姑本姓章。侬已报君愿死节，赏他女子尽
封王。”

可老张这次是在镇海与叶保定合作写戏，故事的
发生地，自然就在镇海的一个村庄里了，戏中的女主
角也易姓叫作张桂兰。新编古装越剧 《康王告状》，
主要讲述了康王赵构迫于金兵入侵，乔装南逃途中，
幸得村姑张桂兰冒死相救，康王约定日后以“布襕叉大
旗”为标记，报答村姑。三年后，康王登基，传旨派钦差
曹子彬接村姑进宫，谁知钦差原是叛臣，村姑知其隐
情。曹子彬为掩盖当年罪行，先捉张桂兰下狱，再命镇
海知县之女贾玉屏以桃代李，冒认皇恩。贾玉屏感于康
王对张桂兰一片真心，吐露了实情。康王惊悉村姑
遭难，决定微服私访，经“测字”“相会”“告
状”等几番波折，终于真相大白，严惩了曹子
彬。康王为表彰张桂兰，亲笔御批“浙东女
子尽封王”。

《康王告状》 首演成功，获宁波市首届
戏剧节剧本一等奖、优秀演出奖。此后在
浙江省第二届戏剧节上获剧本三等奖，再
后来又被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改编为 《明
州女子尽封王》，入选第四届中国越剧
节。可该剧本的“高光”时刻，是被越剧
界一代宗师王文娟老师一眼看中，由上海
越剧院红楼剧团排练演出，风靡江南戏曲
界!

《康王告状》 经苏鄂生先生整理，易名
为 《皇帝与村姑》，王文娟老师亲自饰演村
姑，另一位越剧宗师徐玉兰老师饰演皇帝。接着
又被拍摄成舞台艺术片，由上海音像出版社出版
发行，由此成为“王派”与“徐派”表演艺术的又
一部经典之作。

这是老张与他的合作者叶保定做梦也想不到的，
两个人一起携手，竟然抱了一个“金娃娃”。常言道

王文娟看中了他的戏

钱 法 成 先 生 是 老 张 的 第 三 个 贵
人。老张是个懂得感恩的人，笔者与
他相处的几十年里，他经常提起对钱
法成先生的感激之情。那一次面试审
考会，就是在钱法成任省文化厅厅长
时实施的。事后，钱法成先生又多次
向宁波方面询问张金海转正事宜，还
亲自与编剧胡小孩先生一起，向老张
赠送了一套 《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老张进入姚剧团担任专职编剧之
后，真是厉害，创作的剧本一部接着
一部被搬上舞台，一出手就甩了“满
地 红 ” 响 炮 。 新 编 古 装 戏 曲 《谢 阁
老》《皇后易嫁》《岁岁重阳》《大脚姑
传奇》 等剧目，在他笔下汩汩涌出，
每一部首演都受到观众欢迎。而且剧
团 里 的 演 员 十 分 喜 欢 排 演 他 写 的 剧
本，认为场场有戏，唱词与白口很接
地气，演起来十分带劲。

另 外 ， 他 新 编 的 现 代 戏 《传 孙
楼》 与 《龙铁头出山》 别具一格，处
处透显着乡村农民纯朴中带点狡黠的
特有底色，充满了浓烈的乡土情怀。
由此可见，19 年的农民生涯对张金海
来说，与其说是折磨，不如说更像是
一种生活积淀。

姚剧 《传孙楼》 写的是梨花岙专
业户杨富康，人称“杨才子”，他为了
鼓励儿媳生男孩，制定了可笑的“家
庭政策”，将一幢新造的三层楼房定名
为“传孙楼”，谁第一个为杨家生下孙
子，谁就得新楼。于是，一幢“传孙
楼”搅得杨家风波迭起，往日平静的
家庭，一下子闹得鸡飞狗跳。最后，
杨 富 康 在 大 女 儿 杨 翠 翠 的 巧 妙 开 导
下，终于明白了生男生女都一样的道
理。1990 年，《传孙楼》 在余姚城乡

首演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同 时 也 引 起 了 省 文 化 厅 的 关 注 与 重
视，接着作为浙江省戏剧界唯一的剧
目，参加了在江苏扬州举行的全国戏
曲现代戏观摩演出。评委们高度赞扬
了姚剧 《传孙楼》，从剧本到导演、表
演、音乐、舞美等综合艺术各方面，
得到充分肯定，获得新剧目奖、优秀
编剧奖、优秀作曲奖、优秀舞美设计
奖以及优秀配角奖等五项大奖。时任
文化部戏剧处处长的王文章先生，用

“新、趣、美”三个字，对 《传孙楼》
的成功演出做了高度概括。

姚剧 《传孙楼》 饮誉扬州，走向
全国。之后，北京京剧团、广东粤剧
团、新疆石河子豫剧团等全国 20 多个
专业院团纷纷来人来函，向余姚姚剧
团索取剧本，进行移植演出，《传孙
楼》 一时红遍了戏曲界半边天。

《龙铁头出山》 讲述的是革命老区
村 主 任 龙 铁 山 为 了 改 变 穷 山 沟 的 面
貌，带着村民去深圳“淘金”。几经挫
折，后因诚信至上的善良本质，受到
深圳人的尊重，带领全村人走上了致
富 之 路 。 该 剧 塑 造 的 龙 铁 山 “ 领 头
雁”形象，生动实在，意义隽永，堪
为农村基层干部的典型样本。

老张说，新编古装戏曲能让观众
从遥远的故事中享受美，而现代戏则
给观众竖起了生活的一面镜子，让他
们看到自己的影像，成为“可以交心
的朋友”。《龙铁头出山》 虽然没有

《传孙楼》 影响大、名气响，却荣获
1992 年度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提名
奖。

老张的成功说明了一个道理，对
剧作家来说，生活比技巧更加重要。

生活比技巧更加重要

老 张 写 的 最 后 一 部 戏 ， 剧 名 叫
《格格蓝齐儿》。这出戏讲述的是皇帝
女儿蓝齐儿与新科状元李光地的爱情
故 事 ， 两 个 年 轻 人 开 始 时 以 师 生 相
处，可蓝齐儿是皇室后裔，李光地只

是 一 个 “ 鲤 鱼 跳 入 龙 门 ” 的 读 书
人，显然处于弱势地位，又偏

偏当上了蓝齐儿的老师。常
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

父”，这就使戏好看起
来。老张写戏很注重

故 事 的 传 奇 性 ， 就
在这一对年轻人互
相仰慕、好事将近
之 时 ， 剧 情 来 了
个 大 转 折 。 蒙 古
大 汗 大 举 进 犯 中
原 ， 皇 帝 为 了 江
山 安 稳 ， 无 奈 传
旨命蓝齐儿远嫁和

亲。蓝齐儿誓死不
从 ， 皇 帝 便 加 罪 李

光地。最后，蓝齐儿
为 了 营 救 心 爱 的 状 元

郎，含泪出嫁大草原。这
出戏上半场风趣、幽默，让

人忍俊不禁；下半场由喜生悲，
高潮迭起。老张真是深谙写戏的“三
昧真火”。

《格格蓝齐儿》 由余姚市姚剧团的
新生代青年演员登台献艺，整座舞台充
满了青春靓丽的色彩，让人赏心悦目。
老张为此倍感鼓舞，他打算再次执笔撰
写《格格蓝齐儿》的续篇，甚至连续篇
的主要情节都构思好了，描写皇帝女儿
蓝齐儿在大草原上的生活，剧情自然也
要一波三折，引人入胜。最后争取把它
弄成一部连台本戏。

这个愿望，对老张来说，实现起
来并不困难，谁知这时他的身体却出
现了问题。平日里老张的烟瘾很大，
而 酒 瘾 又 大 于 烟 瘾 。 一 支 烟 ， 一 杯
酒，几张稿纸，是他创作剧本时的必
备之物。那些曾经给他带来无数灵感
的东西，最后无情地吞噬了他的生命。

张金海病逝于 2015 年。
余姚市姚剧团现已乔迁新址，搬

进了富有现代建筑感的余姚市公共文
化 中 心 。 他 们 在 崭 新 宽 敞 的 排 练 厅
里，复排的第一出戏，就是张金海生
前写的 《格格蓝齐儿》。

老张不在了，你写的戏还活着，
一直活着！

未唱完的《格格蓝齐儿》

“人怕出名猪怕壮”，当初 《康王告
状》 剧本脱稿后，老张就把叶保定的
名字写在前面，列为第一编剧，而他
的名字排在后面。几十年来，任凭这
出戏的命运发生怎样的变化，这署名
排列没有丝毫改动，更没有产生过任
何争执。一出戏红了之后，为了署名
权 的 先 后 次 序 ， 昔 日 合 作 者 变 为 仇
敌 、 走 上 法 庭 打 官 司 的 案 例 层 出 不

穷，可老张的态度始终如一。他说，“叶
保定是我的第一个贵人，《康王告状》是
他起的头，我感谢都来不及呢！”

有一次，我跟老张开玩笑地说，
那么，王文娟老师是你的第几个贵人
呢？他脱口而出，“第二个，也是我遇
到的最大的贵人！”

这就是淳厚朴实的农民剧作家张
金海。

孙仰芳/文

凡是剧作家，都有一个梦——自己呕心沥血创作的剧本，能在戏台上一直演
下去。然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太不容易了!“大奖评完，布景入库”，已成为目
前戏曲界新编剧目的一个常态。可老张写的戏，至今还受到许多戏曲剧团青睐，
至今还在各地不断排练演出，至今还拥有一大批“铁杆粉丝”，这是老张的最大
幸福。

老张就是张金海，他是我市从乡村走出来的一位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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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演出《明州女子尽封王》。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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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海 （张若君供图）


